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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恬淡
肖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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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落有致的時光
陳保峰

時光錯落有致，歲月斑斕成詩。人間

煙火一邊豐盈著每一個熱氣騰騰的日子，

一邊在謀生與謀愛的尋常中，蘊育著向好

的希望。時光輕繞指尖，歲月浸染花香，

生活本就是這樣，以零碎的美好，充盈著

生命，也豐富著人生。

孟春歲初，暖陽如洗，一抹閒情，慢

度日常，一抹幽香，敬來日方長。在這平

凡如常的日子裡，醅一壺香茶，任膝上書

中的語言詞句從壺口飄蕩出來，那是泃茶

人醞釀的獨白，文火一燒，就燃出了一個

春天。

紙上的文字已標上句點，但是這世間

的故事還在繼續，很多東西就像是指縫間

的陽光，溫暖，美好，卻永遠無法抓住。

在還能珍惜的年紀，趁還沒有失去太多，

就優雅從容地把平凡的日子過得生動一

些，乾淨一些。

歲月的暖，漫過時間的河，撫過久閉

的心扉，在時光斑駁深處，聆聽與時光溫

柔以待的聲音，與生活和睦相處，在如水

的日子裡，任憑歲月匆匆，慢煮生活，安

於日常。

匆匆浮生，回望來時路，有真真切切

的驚喜，也有欲語還休的傷感，我們唯一

能做的就是守心自暖，逐光而行。生活向

陽，人生向暖，讓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都

能生出無數個細微的美好。

時光在彈指間散沫，左手裡的一世

錦瑟繁華，卻終抵不過右手裡半城零落煙

沙。人生過半，時光在飛速地流逝，歲月

在不經意中流逝，翻開舊日的筆記，字裡

行間充滿著情深意切的交錯，彷彿回到

了那曾經經歷過的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中

去。舊時的回憶依舊，只是少了幾分憂

鬱，幾分繁華，多了幾分滄桑，人生中的

風景正在變成生命中的日月風華，我們在

竭盡全力的生活著，也學會了接受了生活

的無能為力。最終，我們還是爭不過歲

月，也跑不過時間，唯有以自己喜歡的方

式，過好每一個日出日落，看淡得失，珍

惜擁有，不負時光，不負自己。借一把清

風吹開陰霾，壞的別去想，好的暗自努

力，縱使人間不值得，也莫辜負這人間一

趟。

我沉醉於每一次有晚霞的傍晚，有

煙火和雜塵的清晨，就像是我們人生的隱

語，引導著我去感受時間流逝的腳步。其

實人生就是一個又一個日出日落的輪迴，

時間的路上，靜落的念，淺淺輕輕，好

似隨風的葉子，落在季節的路口，也落在

黃昏的街角，伴著相逢和別離，藏著期許

與等待，在人生的回眸裡，悄然無聲地跳

躍。時光清淺，歲月如梭，有一些美好，

沉澱在時光裡，溫暖著記憶，暖陽落在城

外，卻暖在城內，一切看似平常卻認真的

梳理著每一天。

時光之所以叫時光，大概是每一段時

間裡都藏著一份光，日復一日的生活雖然

平淡，但總要有一束光可去追。歲月一直

試圖把我埋葬，可我始終記得自己是一顆

種子，我知道熱愛可抵歲月漫長，溫柔可

擋所有艱難的時光。生活來來往往，千萬

別等來日方長，你未必萬丈光芒，但你應

該溫柔有光，不負光陰就是最好的努力，

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無論是否情願，

最終時光會把我們引到該去的地方。

 日子嘛，有平淡，也會有驚喜，只有

心中的風景，才是不改的山水，以自己喜

歡的方式，活好每一個日昇日落。存活於

世，想要無可取代，就必須與眾不同，人

生本是一場難得的修行，不要輕易讓自己

交出白卷，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保持迎

風從容的姿態，時間會告訴你，最終能贏

過自己的還是你自己。

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實則

身不由己，有些事不是不在意，而是在意

了又能怎樣，人生並沒有如果，只有後果

和結果，唯有自渡才是真渡。時光涼薄，

只願千帆過盡，歸來時，不染千塵，眼裡

有光，心中有情，心底有愛，定會眉目如

初，心如故，不負人間朝與暮。

雨前香椿似故人
聞琴

雨前，指的是谷雨之前。谷雨是立春後的最末一個節氣。

谷雨過了，便至初夏，彼時雨量開始增加，樹木也更為堅實地

生長。

采香椿芽，宜在谷雨前。四季之中只有初春一旬的光景能

夠採摘，誤過時辰唯盼來年，短如曇花一現。等待一株香椿樹

綻發幼芽，恰似等待一個久已不見的老朋友，等待一個錯過的

戀人，散發著椿芽兒香的空氣裡，滿滿是思念的味道。微風繾

綣，春光溫柔，這麼旖旎的日子，是最適合見故人的。送一把

香椿給朋友，給心愛的人，給曾經的知己，盈盈淺笑間，香椿

無疑成了愛的信物，往日舊情也都能重拾回來。

椿，《尚書》裡叫「杶」，《左傳》中叫「橁」，《山

海經》又叫「椿」，寫法不同，讀音一樣，似乎這三個字都

無法形容香椿作為一株時令春樹的內在，唯有「左木右春」的

結構才能展現它的美好。香椿也被記載於《詩經》裡，「我行

其野，蔽芾其樗」，樗即為椿，讀來令人遐想，香椿已不可忽

視，都在時人喜愛的花果瓜菜之列。《詩經》裡的青年男女喜

歡拿果蔬贈與戀人和友人，香椿也是常見的備送禮品之一。椿

芽兒葉邊紅似瑪瑙，葉片綠如翡翠，紅綠相襯，拿野生的小小

樹芽作為饋贈，相比之碩大飽滿的瓜果，更顯真誠可愛，別緻

動人。

西周春秋，人們開始食用香椿，彼時花生尚未栽培引入，

不能做「香椿芽拌花生碎」的冷盤。摘下來的椿芽帶回家，怎

麼吃呢，大抵是焯水後鹽醃著吃。西周百姓有把魚肉搗爛了做

成醬的習慣，香椿也可拌在肉醬裡吃。漢朝淮南王劉安發明豆

腐，流行市井，百姓喜歡把豆腐拌進香椿芽裡吃，食椿成了兩

漢的民間習俗。唐宋時，香椿還作為地方貢品上貢皇室。

物以稀見貴，情以短逝念。越是短暫，越是懷念孟春節令

的香椿樹。古代車馬很慢，一封信要寄上一年，一生只愛一個

人。為這樣的春之妙味慢慢地等待，甘心情願。回憶椿芽的味

道，眷戀初見的美好，想像重逢的驚喜，那散發著淡淡清香的

椿芽兒，真是像足了一個惆悵而又一往情深的故人啊。故人不

來的日子裡，可以寫一寫香椿的詩，詠一詠香椿的歌。朝代更

迭，關於香椿的情愫不變。

有幾首比較出名的香椿詩，都寫得質樸率真，字裡行間

流淌著濃郁的農家風情。如吳承恩的《鷓鴣天》，「崔巍峻

嶺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醃臘雞鵝強蟹鱉，獐把兔鹿勝魚

蝦。香椿葉，黃楝芽，竹筍山茶更可誇。紫李紅桃梅杏熟，甜

梨酸棗木樨花。」如金代元好問的《游天壇雜詩》，「溪童相

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得近山營馬少，青林深處有人

家。」如明朝王象春的《山家》，「山家香穄飽椿芽，雨歇籬

傍自種花。割麥績麻旋剝棗，一年三度坐牛車。」谷雨之前，

還沒有嘗過香椿，就好似沒有和來年相聚的故人挽一個約定，

從而錯過整個明媚之春。谷雨之後的香椿，幼芽已老，不能採

食，香椿樹也將更加筆直地生長，樹材可製作傢俱和木船。這

猶如故人已遷到別處，愛慕上了別的事物，世易時移，終生不

再相見，獨留遺憾。

雨前香椿似故人，浪漫而多情。故人不可辜負情誼，香椿

亦不可辜負美味。

王炳華：享譽學界的新中國新疆考古拓荒人
作者  馬曉東 苟繼鵬 朱景朝

　  中新社烏魯木齊3月11日電　初見王炳華

先生，一頭白髮，身上的灰色西服乾淨整

潔，笑聲爽朗。

　　25歲時，他隻身一人遠赴新疆考古，在

一線工作40年，為新中國新疆考古事業破土

開荒，足跡遍佈天山南北，取得了許多開拓

性成果，享譽海內外。

 瀚海拾珠四十載
　　1935年，王炳華生于江南水鄉一個知識

分子家庭，1960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

業畢業，被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考古

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前身），自此與新疆考古結下不解之緣。

　　那是一個「孔雀西北飛」的時代，各個

領域的人才，懷著滿腔熱忱從四面八方支援

新疆建設。王炳華說，之所以義無反顧來到

新疆，是因當時新疆考古還有很多空白點，

許多研究的開展有賴于國外刊登的資料，希

望為祖國考古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1927年到1930年，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

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赴新疆開展考古

調查和發掘，成為新疆考古的先驅。但黃文

弼之後，中國新疆考古發展滯緩。直至新中

國成立後，新疆考古才又步入正軌。

　　王炳華懷揣著一個樸素的願望。「工作

期間，我一定要把西方學者曾經走過的地方

都走到，他們提到的遺址要看到，這樣才能

對他們的著作有更具體的瞭解，要不沒有發

言權。」王炳華說，所幸這些他都做到了。

　　他直言，在新疆考古的確太苦太累，需

要一定的奉獻精神。當時經費匱乏、交通不

便，有時好幾天才能買到一張公共汽車票，

沒有汽車的地方就騎馬、坐毛驢車、坐拖拉

機，或者步行。

　　40年堅持在新疆考古一線，王炳華跑遍

了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周緣綠洲、羅布

泊地區、天山腹地、帕米爾高原等處，在吐

魯番、尼雅、樓蘭、古墓溝、阿拉溝、哈密

五堡、伊犁河流域的烏孫等處考古與研究領

域卓有建樹。在王炳華及其同事的努力下，

新疆考古逐漸建立起了比較完整且系統的學

術架構。

樓蘭又見小河墩
　　樓蘭，曾是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之初的交

通要塞。4世紀後，隨著絲綢之路道途變化，

樓蘭湮沒于大漠深處。

　　1979年，中日合作拍攝大型紀錄片《絲

綢之路》，攝製組探訪「樓蘭美女」的消息

引發轟動，王炳華率隊進入位于羅布泊西北

的孔雀河河谷進行考察。

　　「我帶隊找墓地實施發掘，任務有兩

個，一是摸準樓蘭故址所在，二是找到一處

早期墓地，最好能發現保存完好的古屍。」

他說。

　　那次考古發掘打破了以往將羅布泊地區

文物都與漢代樓蘭相聯繫的簡單認識，證明

在更早以前人類就曾在羅布泊留下過痕跡。

樓蘭的再次發現，無疑是新疆考古史上最為

重要的成就之一。

　　王炳華的另一個心願是尋覓羅布泊小河

墓地。1960年，初建的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

考古研究所，包括王炳華在內，實際祗有

兩名工作人員。當年館裡收存的資料中，

有貝格曼（Warlock·Bergman）的《新疆考古

記》。這些資料成為王炳華瞭解新疆考古、

學習英文的資料。當他讀到「小河五號墓

地」，「小河」一詞，便深刻地印在了他的

腦海深處。

　　「我當時有個心願，一定要和有志于古

代新疆文明研究的同道走一遍20世紀30年代

前期中國學者無力進行工作時、西方學者曾

經重點工作過的考古遺址，計劃中就有貝格

曼涉足過的『小河』。」王炳華說。

　　這看似簡單的心願，在20世紀80年代前

卻難以實現。各方條件限制，遲滯了「小河

墓地」探查之行。

　　2000年，王炳華已退休，但尋覓「小

河」的夢仍在。後來，一次偶然機遇，他魂

牽夢繞的「小河」之行終于得償所願。

　　那次考察于2000年12月6日啟動，完成

在同年12月20日。時值冬日，沙漠中溫度低

至-20℃，經過4天跋涉，第5天清晨，中國考

古學者終于踏上了「小河墓地」，在羅布泊

沙漠中聳立了近四千年的古塚，終于出現在

中國考古學者的眼前。

　　「雖歷經艱辛，倒真是夙願得償，在我

和一些同道友人的認真設計、切實計劃下，

我們從庫魯克塔格山下，直插孔雀河谷，

步、『駝』相續，逕直走進了羅布淖爾沙漠

中，踏步在了『小河』古塚的沙山之上！」

 尼雅再現精絕陵
　　王炳華表示，尼雅考古、精絕文明是世

界性的熱點之一，這片土地上嚴酷的環境變

化，種族多元、文明多元的歷史文化，很有

現實意義。

　　精絕故國所在的尼雅廢墟，坐落在新疆

民豐縣境內尼雅河下游。過去，民豐縣不通

飛機，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公路開通之前，人

們到尼雅，必須先到和田，再輾轉數百公

里。

　　儘管如此，作為中日合作尼雅考古隊的

中方學術領隊，自1991年開始，王炳華先後6

次率隊進入尼雅沙漠中，設計、策劃、安排

並具體部署工作，親手負責其實施。

　　說到這裡，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炳華額上

飽經風霜的皺紋似乎瞬間舒展開來：「我得

說說『精絕王陵』……」

　　1995年年末，機緣巧合下，王炳華與幾

位同道再次踏入尼雅沙漠的道途中，發現一

處墓地露出的痕跡。隨著發掘工作進行，精

絕王陵露出了「衣角」，大量從無所見的精

美絲錦破土而出，其中最知名的莫過于20世

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由白絹

鑲邊的漢代織錦護臂。

　　該織錦上書有八個篆體漢字：「五星出

東方利中國」。這塊織錦一出，立時引起國

內外轟動。

　　王炳華告訴記者，這些精美絲錦，不僅

表明了中國漢王朝對西域治理取得的巨大成

功，也體現了精絕王國對漢文化的廣泛吸

納。

　　「在那個時代，精絕王國是中亞大地諸

多綠洲王國與漢王朝交流的中心。精絕王國

在這盛大事業中，獲得了耀眼的光環，明顯

居于舞台的中心。」王炳華教授說。

連通歐亞是此心
　　「新疆是我們認識古代中國跟廣大亞歐

世界的交往交流的重要門戶。」王炳華說，

新疆考古的意義不局限于新疆，新疆在古代

歐亞大陸上所處的位置，決定了它的歷史、

文化發展絕不是孤立存在的點。

　　在王炳華40年的新疆考古經歷中，「新

疆考古與西域文明」似乎是永遠圍繞的話

題。他說，古代中國在與南亞、西南亞、波

斯、南西伯利亞等廣大地區的交往過程中，

新疆作為主要通道與核心地帶具有無法取代

的重要意義。

　　西漢張騫鑿空西域，開通絲綢之路，東

西文明交流碰撞日趨頻繁。但在王炳華看

來，這種東西文明交流應該更早就存在。中

國古代典籍所記載的西域地區的交通路線，

主要是沿塔里木盆地南北兩路行進，據王炳

華多年來實地考古調查發現，從青銅時代到

明清時期，穿越天山內部峽谷的道路都是古

代西域各民族東西穿行的通道，也是絲綢之

路上的重要路線。

　　1976年吐魯番至庫爾勒間鐵路修建期

間，沿途發現了很多文物，王炳華得知此消

息後便前往調查，與修路的工人們吃住在一

起，在阿拉溝從事了近三年考古發掘工作。

他清理了一百多座早到青銅時代、晚及春秋

戰國時期的塞人貴族墓葬，發現大量金器和

其他文物，並開始意識到新疆古代人類利用

天山峽谷古道進行交流。


